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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球友会

本报记者 宗倩倩本报记者 宗倩倩

距离杭州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桐庐县，东汉隐士严子

陵隐居钓鱼的地方，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桐庐人自己也不知

道，在城外的山脚下，是浙江杭州女子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

地。

法国世界杯已经开幕，中国女足姑娘们正努力让玫瑰在

这个夏天再度绽放，这是女足为数不多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的

时刻。

本报记者也借此机会，探访了浙江省女足，两天时间，与

她们同吃同住，试图还原女足姑娘们真实而不为人知的生活。

她们勇敢面对足球带来的寂寞与伤痛，热烈拥抱被足

球挤压无多的自由与青春，也衷心感激足球赐予的顽强与

坚韧。

女足世界杯激战正酣，钱报记者蹲点探访浙江女足基地，与队员们同吃同住

还原她们鲜为人知的一面：生理期也坚持雨中训练；夏天防晒霜涂四层

踢球的女孩：隐居在闹市

“年龄小的想家，大的想嫁”
这片 2007 年建造，面积有 156 亩的基

地，安静、偏僻，有点隐于市的味道。基地里

驻扎着浙江省女足职业队和 U18、U16 两支

青训队。

省女足职业队有 31 个队员，最大 31 岁，

最小只有 17 岁，平均年龄 20.02 岁，00 后有

17 个。她们在花儿一样的年纪，却无法拥有

花儿一样的青春，因为当初选择了足球。

“年龄小的想家，年龄大的想谈恋爱”。

在省女足领队朱亮眼里，外界看来有点神秘

的女足就是一群普通女孩，“普通女孩有的心

思，她们都有。”

队里离家最远的是来自新疆的马佳惠

子，问她想家吗，这个从小离家、不善言辞的

小姑娘摇摇头，“习惯了。”不是不想，是想多

了，就习惯了。

一个人成为习惯，马佳惠子现在的心里

话只会跟一个人讲，她的偶像万妮达。“每

天晚上都给她发微博私信，看到‘已读’就很

开心。”尽管这是不会有回应的倾诉。

这些女孩儿大多家庭条件一般，学习一

般，因为运动天赋而被发现，对于足球，或许没

有男生那般狂热，但这个选择，还是改变了她

们的一生，过上离家集训、挣钱养家的生活。

封闭，是集训的日常。一周休一天，一年

两次半个月的假期，其余时间，上下午都要训

练，除了匆匆忙忙的客场比赛，她们的天地就

是这个基地，五块球场，三栋楼，一个食堂。

“圈子太封闭，根本接触不到外界，找不

到男朋友。”队里31个女孩儿，都是单身。朱

亮也说，封闭只是一方面，“男足踢球晒得黑

黑的是男人味，你看我们这些女孩儿，一个个

黑黢黢的，谁会喜欢。”

“生理期乱了，4个月才来一次”
训练场上，队医指向没有跟队训练的一

个球员，“生理期乱了，4 个月，今天才来一

次，让她稍微放松一下。”

女孩儿练足球，不可避免要对抗的就是

生理期。长期的剧烈运动，造成生理期紊乱，

而队医也不能给她们乱吃药：“普通女孩可能

补一些黄体酮就好了，我们不能吃，有兴奋剂

问题，只能跟她说你吃些中药调理调理。”

问她们，“你们踢球付出比男孩儿多的是

哪方面”，说得最多就是“生理期。”学校里，女

生生理期可以体育课请假，但是对于天天都

是体育课的女足来说，似乎没有生理期请假

的概念：“痛了就吃一颗药，忍忍就好了。”

南洋是队里的守门员，遇到下雨天，球门

前的低洼地便成了一滩泥水，“生理期的时候

也会在水里扑。”

而她们平时的扑救训练，就连其他队员

都觉得太狠了——腰部系一根长皮筋，队医

在球门后拽着，增加她们的跑动阻力，面对射

门，扑出 10 个才能结束，她们需要不停快速

地倒地爬起，倒地爬起，直到根本没有力气再

爬起来，但一组结束，还有第二组第三组。

就像受伤了就打上胶布继续，生理期也

从来不是她们休息的借口。遇到比赛日，吃

药将日期延后，更是几乎所有女运动员都有

过的、不止一次的付出。

她们也会哭，但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伤错

过训练和比赛。“她们觉得伤会好，但是比赛

错过就没有了。”队医来基地一年半，已经带

三个孩子去做了手术，他心疼这些女孩儿。

“男孩子主要是对抗性受伤，但女孩子训

练不够注意，经常会有不必要的受伤，恢复起

来也比男孩子慢。”

两天时间里，看着她们进行了一次正常

训练，一次高强度训练，一次体能训练和一场

教学比赛。这样的训练量，甚至比男足更大。

主教练高荣明解释说因为她们是女足。

“女足足球底子差，所以要做大量的基础训

练，男足可能只要针对比赛做一些训练就

好。女足强度不如男足，但量必须大。”

“每次过完夏天都不想照镜子”
“白点多好看，女孩儿谁不想白白嫩嫩。”

徐香平爱美，手上是精致的美甲，问她为足球

放弃了什么，大大咧咧的她笑着说：“美貌。”

然后被队友打趣：“你本来就没有。”

还没到最热的时候，但高温和暴晒，已经

开始折磨这些女孩儿了。每次训练前，防晒

霜少则三层，多则四层，重点脸颊部位要用防

晒棒重点保护。

训练场上，她们每一个人的脸都因为涂

了太多防晒而泛白，与脖子形成明显的色

差。但无济于事，晒黑和晒伤依然在她们脸

上身上留下印记。

“每次过完夏天，黑得镜子都不想照。但

是关于黑这件事，我们已经妥协了。”

说了妥协，其实没有。每到休息日，女孩

儿们会出趟门，这是一周一次的隆重时刻。

打开衣柜，在一堆运动装里翻出小裙子，摆开

化妆品，涂上粉底液，化一个能把本来肤色遮

盖住的漂亮妆容。

说到化妆，她们突然露出女孩儿的羞涩，

一个个红着脸极力辩解自己也没化得那么夸

张，“太黑了，化妆只是为了上街不吓到别

人。”

她们会出去吃顿好的，也会做个美甲，种

个睫毛。徐香平正在考虑去割双眼皮，但

15000多的价格让她很犹豫。这是她两个月

的工资，三场比赛的赢球奖，而她每月还要寄

钱给家里。

变美这方面，王梦哲就很幸运了，一次比

赛中鼻骨骨折，伤愈后，鼻子竟然高了一点，

小姑娘很开心：“真好，我不用隆鼻了。”

每周一天，这是属于女孩儿们华丽的“逃

亡”，逃到自己原本应该拥有的青春。青春原

本应该什么样？南洋坐在她被粉色包围的床

边说：“谈恋爱，化妆，做想做的事，陪家人。”

“如果有女儿，不会让她们踢球”
退役后想做什么，女孩儿们给出了完全

不同的答案。

年长的几个，离退役不远。31 岁的赵童

想回学校读书，小学时的她曾有个复旦梦。

大家口中的“二姐”，说可能回家嫁人，然后做

个足球教练。

其实，这是大部分女足的出路，也是当初

她们会选择足球的主要原因，进入国家队的

毕竟是少数，但至少她们可以从小挣钱养家，

即使挣得不多，将来可以通过特招上大学，也

可以有一份工作。

高荣明一语点破如今的女足生态：“女孩

子是为了养家而踢球，男孩子是为了踢球而

踢球。”

年纪小的几个，在做梦的年纪，她们想象

的“将来”也很梦幻。吴慈英说将来想养一只

狗，如果有钱就养两只，再有辆车，开着车，后

面坐着狗。

马佳惠子也想有辆车。对她们来说，车

代表自由。“自由”两个字，讲话声音一直很小

的马佳惠子这次说得很坚定。她说，去哪儿

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如果将来有女儿会让她踢球吗？”

“不会，太苦了。”女孩儿们的回答很一致。

她们又想了想，“但如果是儿子的话，会。”


